
Medicine 
"When others are hurt , 

we feel the pain; when oters suffer, 

we feel the sorrow. " Our lives are thus 

filled with universal love . 

Master Cheng Yen 

醫蹶

人亻象 我 痛
人若 我 息

所 有 的 意 濟 人患 該 都 要有 這 分心
讓 我何 的 生 命充 滿 大受

證嚴 法 師

TZU CHI FOUNDATION



－ 

小 女 孩 的 生 死 或 悟 與 超 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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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 位菩蔭大穗們 ：

阿 彌 陀 亻描 ！

JAk 移植 骨髓至今 ， 竟 已 有 一年的光景 ， 暮然 回想 ，時間就在這麼 的一 瞬 間流逝 了 ，
亻皮 讓我深 深 覺 得 無 常 的存在意義 ， 以及生命 的價 值 竟 是那 麼 的不堪 一 擊 。 難 然説
現在 的我 已 是剛 從生與死 之 間 的界 限逃脱 出 來 ，而 讓我能 夠 重獲 此 新生命 ， 實 在 是
很感恩諸亻崩菩藍 的加持庇祐， 以及諸 位 師 兄 姊們 和 師 父 （彤彤 己 出家 的既姑姑 ） 的 無
限支持與鼓 勵 ，不 論 是在精神 或 行動上都那 麼積極 地成就著 我 ， 心 中實在 是太感激
與感恩 ， 這 一 切 困 緣 和 合 的 促成 ， 回 想 起 來 著實 是不 可 思 議 呀 ！

從 問 始 至 此時一 路 走 來 ， 」心 中很 是感慨著生命 的 無 常 ， 一 切都是在生丶老丶病丶死
中掙扎 ，也從成丶住丶塏丶 空 中 渡 過 了 。 這種種 固 緣 和合 ， 緣 起緣滅 的境界 ， 品 嚐 超 來 丶
回 味起 來 ， 實 在 是很微 妙丶很不 可 思 議 的 一種 心 境 ， 1心 中那 份感恩 的 心 ， 著 著實實填
滿 在我 心 深 虞 。 想 到 從生病 至 今 ， 無 論走 到 那 裡 ， 總會 有 一 雙 雙 溫 暖 的手丶 一 顆顾 關
懐 的 心 來 鴷 助我渡 過此雞， 一 路 指 引 著 我從逆境 中 走 出 來 。而 如何把這種苦境轉 化
過 來 ， 讓 自 己活得更 自 在點 ， 更能 放下一切 ，也讓 自 己 從苦 中體會到 世 間上的一 切 物
質 享 受 只 是個 夢 境 ， 唯 有 把這份 ｀｀ 心 ＂ 照 顧 好 ，時時觀 照 著 自 己 的 ｀｀ 心 ＂ 吐裏這份 ｀｀ 心 ＂

清 靜 無 染 著 ， 輕 安 自 在 的 ， 那 是多 麼 的法喜充滿 呀 ！ 挹 唯 有 把 握著 每 一 個 當下 ， 在在
虞處 地珍惜每 份 回 緣 ， 心 裡 常懐著慈 悲與感恩 的 心 情 來 面 對 一 切 ， 竟 是種 多美好 的
薯悅 呀 ！ 從 點 點 滴 滴 中 回想 起 來 ， 有時其 是很感激 自 己會得 病 ， 囷為這樣才會讓我更
成 長 一 些 ， 更能 經 得 起種種 的磨 練與挫 折 ，也讓 自 己 不 再那 麼 自 私 只 會為 自 己 著想
而 已 ， 而會想 到 如何去 利 益丶方便別 人，與大眾廣 結善緣 。 挹 只 有 從苦 中 才會要 求 自
己 更精進 ， 常會鞭策 自 己不 可 怠 髒 。其實 挹 覺 得 自 己福報 蠻不錯 ， 竟能 有 這種境遇發
生在 自 己 身 上， 心 中很 是感恩 的 ， 挹 唯 有 從苦境 中 去修丶去 做丶去 行， 比起在享福 中 去
做丶 去修和 行都會 來 得 刻 骨 銘 心 丶 印 象 深 刻 些 。

放眼觀 看 著 這 娑 婆 世 間 ， 到 處都是災葬 的發生， 小 至車禍丶儈劫 ，大至水災丶 地
霨 這種種 的 示 現 還不 是都在現 身 説法嗎 ？它正 告 訴我每 一 件事情的發生都是苦丶
空 無 常丶成丶住丶異丶滅 的境遇 ， 只 是看我們 如何把這份 ｀｀ 心 境＂ 給 安 住 ， 讓 自 己不再隨
著 境界所轉 。所以 回 想 起 來 ， 我這種 ｀ ｀病苦＂ 與這世 間 上種種 的苦 雛 比 較 起 來 ，又 算
得 了 什 麼 呢 ？想 起在住 院 期 間 銍 然 有種種 的不適應 ， 好像很辛苦 的樣 子，不 知 是否 熬
得 過去 ？但 是在我身 邊卻 有 更 多 無 藪隻 的 手 伸 出 來 ， 給予 我支持和鼓 局 ， 要 我加 油 。
我還記 得雅瑩 師 姊 和 廿 師 兄 去 醫 院 探 訪 我時， 一 定 要 我加 油努力 不 可 放棄 ， 總 是會
逗我 開 心 渡 過痛苦 的 日 子， 我 是多 麼懐念和感恩那 段時光呀 ！ 現在想 起 來 著實 很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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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位 骨 髓 移 植 者 的 烕 恩 信

愧 湟 己 竟 不 能 忍 受那 些 一 丁 點 苦痛 ， 比起其他 的 患 者 自 己 算是 幸 運 的 一個 ，還 能 活
著 走 出 來 嘈令 了 得 到 師 兄 姊們 的 開 懐 外 ， 醫 院 裡 的 醫 生 丶 護士 咆 在 為 我 現 身 説 法 ， 他
們 的 所做所為都是 菩 蘑 行 ： 除 了 盡 己 本分外 ，還會為 病 者 帶來快樂 ； 給予 崽 者 安 慰 ；
説 些 讓人温馨 的 語語讓病人暫 時 忘卻痛 苦 ； 又或 者 陸 著 病 人和家眷聊 天丶説 笑 ， 讓氣
氛不 會那 麼 沉 悶 ； 每 當在 走廊 上 或 路 旁遇 到 你 時 ，總會很既切地擁拖 你 ， 開懐地 問 你
還 好 吧？現在感覺 如 何？這種種 的 無畏詭 ， 讓 我 覺 得 自 己 並 不 是個 病 崽 ， 應 不 像住在
醫 院 裡 ， 而 是 活 在 一 個 大 家 庭 中 ， 彼此 互 相 的 閼 懐 與照 顧 ， 那 是 多 麼 溢 暖 的 情 景 呀 ！

記得有 一 晚 ，雙腿不 知何故無 法 動 彈 又沒力 ， 而 且還很痛 ，就好像有 針剌入你 的
骨頸 ， 痛 得 無 法 忍 受 ， 起初我就 一 直 忍 著 不 説 出 來 ， 以 為 一 下 子就 會好 的 。那 時 我 是
在 四 人合住 的 普 通 病 房 內 這急 了 不 想 吵 到 其他人休息 ，就 沒驚動護士 小 姐來看我 ， 可
是越是 拖得 久 ， 雙 腳越是 剌 痛 ， 連 腳 板底 也連著痛 起來 ， 我越想越覺 得不 對 勁 ， 就 趕
緊按鈴 叫 護士 ， 告 訴 他 我 的 情 況 ， 等 到 他 了 解情 況後 ， 就 給 了 我 鎮痛藥 吃 ， 我 咆 以 為
過後就會沒事 了 ， 護士還説會 叫 值夜班 的 醫 生 來看 一 下 ， 叫 我稍 為 忍 耐。 但是越等越
久 ，雙腿不 但 沒減半分痛 楚 ， 反而痛得更劌 烈 ， 甚 至連雙膝和雙 手 裡 的 骨 頸 都 剌 痛 起
來 ， 而 且還無法 移動 ， 我就 再 挹 無 法 忍 受地大哭起來 弓七 「我 實在是 沒辦 法 忍 受那種
痛 楚 。」 而 護士 就 很焦 急 的 邊 安 慰 著 我 ，
邊趕緊請醫 生 來 了 解 狀 況 ， 看 到 護士 們
愛憐 的 眼 光 ， 很心 急地心情 ，還一直在慰
問 著 我 ， 我 那 種 苦 痛 就 好像是發 生 在 她
們 身 上 般 的 心 痛 ， 讓 她們 難過 與 不 安 。
等 醫 生 來到 後挹檢查不 出 一個 結果 ， 唯
有 等 到 明 天照x光 ， 而 我 也 固 為 哭 得 大
累 挹 漸漸平靜 下 來就 睡著 了 。這種情形
反覆 的 出 現好幾次 ， 痛 一 陣 ， 停一 下 ， 醫
生 咆 無 法 估 計 出 了 什 麼 狀 況 ， 但 對 我
來 説 這就 是 業 障 現前 了 ， 在 這 苦 境 當
中 讓我 受 苦 了 苦 ， 業就 消 一 些 罷 ！ 過後
沒幾 天 ， 這些 骨痛 應 自 然地 消 失掉 ， 搞 得 醫 生 挹 莫 名
其妙 呢 ！ 每 當 回 去 醫 院 時 ， 護 士 總 會 開 懐 著 問 我 ： 「雙 腳還痛 嗎 ？哪 兒 有 不 舒嚴？」 那
些 神 情 很 慈 祥 丶很温 暖人 1如 讓 我 深 受 感 動 呀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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説實在 的 ， 能 夠 找 到 骨髓的這份緣起 ，首先我最應 該感謝 的 是翁彩 鸞 師 姊 ， 當初
要不 是翁師 姊 鷿 我 引 見 李政道博士丶千惠師 姊 和林信義 師 兄 ， 我 是沒 機會做移植 骨
髓呀 ！ 如 果 沒 有 這份緣超， 又 怎 麼會 有 那 接「重 而 來 的援助 呢 ？就固為翁師 姊 有 著那 份
憐憫 心 才 讓 我 有 份希 望 存活著 。 另 外 要感激 的 是干惠 師 姊 ， 在我做 了 移植 骨髓 之
後 ， 確實 是霫 要 一 個 寧 靜 的 地方修養 ， 干惠師 姊 她很慈 悲的立 刻 讓 出 Dural 的居所好
讓我能 夠 安 心 的靜餐 ， 而 毫 無 掛礙所面 臨 的 問 題 ， 應 驁 忙我省 卻 了 很 多 贗 用。 她們不
但 出 錢 的救濟我 ， 且還提供 她們所擁 有 的一 切 來 支援我 ， 這種奉戲 的精神就是菩薔
的化 身 啊 ！ 還 有其他許 多 師 兄 姊們 的付 出 ，彤彤 無法一 一 的訴説 出 來 以 答謝您們 ， 但
可 以 肯定 的 ， 您們 的恩惠彤彤 永遠都會銘記在心 裡深虞 ！ 很感恩 您們 的 愛護丶 開懐與
種種 的支 助 ， 我會好好 的珍惜這份不 易 得 來 的 困 緣 。

另 外我必氞感恩 的就是姑 姑 ， 一 路 走 來 是姑 姑 陸伴著我， 面 對種種難開 汁半我渡
過種種 囷 境 ， 以及情 我解決所面 臨 的 問 題 0 是姑 姑 把 我所有 的 一 切 困雞都挑 負 在 自
己 的肩 上， 讓 自 己 承擔 著 每 一 份 回 窘 。 在未 做 移植 之 前 ， 我所遇 到 的許 多 波 折 和 打
羣 差 點 讓我承受不 了 ， 是姑 姑 拉我一 把 讓我慢 慢 的重 新站 起 來 。當時彼此 的 心 情都
是非 常 地 沈 重與絕 望 ， 還 有 很 多 事情姑 姑都不 想 讓我知道 ， 原 四 是不想 加 重 我 的壓
妒 而 寧 原 把 一 切 往 自 己 身 上堆 。在住 院時姑 姑 無 微不 至 地細 心 照 顧我 ， 我都能 深 刻
體會到 ， 在 行丶住丶坐丶 臥 中都是姑 姑 在料理 ： 是她 鶿 我換洗衣物 ； 為我 準備飲食 ； 陸我
到 處散 步 ； 夜 間伴我在醫 院 過夜 潘财自 那 只 是張 小小 的床鋪也 已 足 夠 ， 而 且咆不 窖 怕
別 人的眼光是如何的看待 。 她 只 把所有 的 重 點與希 望都集 中在我身 上， 當 看 到 我痛
苦時， 我知道姑 姑 的 心 挹 跟著痛 ， 她都會默默 的為我誦 經 ， 祈 求亻翡菩舊 的加 持 。 姑 姑
對於我 的疼惜丶厚 愛和 開懐 之情我可 以 肯 定 的説 ， 絕 對不會少 於我 的父毋親 ， 甚 至於
比我父毋親 來 得 更 多 ， 在我最霫 要 得 到 支持 和鼓 局 的當時， 姑 姑就一 直 默 默 的 陸伴
我渡 過 0 這 一 切 對我 來 説 是何等 的 有福份 呀 ！ 竟 然要 姑姑為我做種種事情， 心 裡著 噴
很愧疚 遺存著 一 份感恩 的心不 知應 該 如何去 羲答這份恩 重 如山的恩情？試想想 她
難 然 是我 的幌姑 姑 ， 但 她 畢 竟 已 是僧 寳 ， 我 是不 應 該 把事情牽扯 到 她 的 身 上， 但 她並
不懽 怕 ，為 的 是想救起 一 條性命 ！ 姑 姑所承受 的傷 害與打擊 ， 梠信不會 比 我少 ，所忍
受 和付 出 的一 切 卻 是何等 的 多 呀 ！ 我知道姑姑所付 出 的 心 血 ， 任 勞任 怨 的安排 ， 而 在
背 地裡卻 吃 盡 了 許 多苦頤 是我所不 知道丶所不能 想 像 的 ， 固為她從 來 都不會讓我知
道 。這種種犧 牲與代價 ， 姑 姑 卻不 以為苦 ，不認為 是種苞袱 ， 那 份慈 悲憐憫 的 心 腸使
我深 深感激 週L 是我 無法能 償還 的 。 面 對著 這份恩情， 讓我對 她更加 的敬仰與尊 重 ，
姑 姑 萁 的很謝謝您伴我走 著 這條坎坷 的路 途 ！

TZU CHI FOUNDATION



再者我所要感謝 的就是那 位警察叔叔 遠隹 然彼此未 曾相見 過 ， 但 是現在在我身
上所流 的血 液卻 是您 的 ， 是您 把 我從生死 中解救 出 來 ，也只 有 您 才 是我唯一 的希 望 ，
讓 我獲得 重生， 在這世界 中 粗信再 挹 找不 到 任何一個 人能 讓我再度 重生。 想 想 這份
固 緣 ， 您 我 之 間 必 然在往 昔 中 結下 了 一份很深 厚 的善緣 ， 而 叔叔您 挹不懼 怕一切 的
把 骨髓捐謄 出 來 給予 我 ， 挹 忍 受 著那 份苦痛為救活另 一條命 ， 那 份 無 緣大慈丶 同 體大
悲 的 精 神 確實發揮 到 群 眾 身 上呀 ！ 警察叔叔請讓我 以最誠懇 的 心 向您 致敬 ！ 也 以滿
懐感恩 的 心 情向您 表達我得 到 新生命 的那 份喜 悅 ！ 異 的很感激 叔叔您 的憐 愛心 腸 ，
讓 我 重 拾希 望 地 面 對著 未 來 ，但原在耒 來 的 日 子裡 您 我會 有相見 的一天 ， 能 讓我帶
上一份感恩 的 心 在您 面 前 以 表謝意 ， 彤 彤一直都盼 望 著 這一天 的 到 來 哦 ！

在做 移植 之 前丶在過程 當 中 和 之 後 的種種境遇 ， 著實讓我對這個 人生有 著 很大
的轉曼 ， 它 讓我看透丶體會到 世 間 的夢 境 只 不 過 是一部 戲 ， 只 在於 它 是高 潮 起趺或 是
平 淡 無 味 罷 了 ！ 這使我不 再 執 著 於 外 境所帶 來 的 誘 惑 ， 不 隨 境界所轉 動 ， 每 每都以
苦丶 空丶 無 常 的 心 去 對 付 它 ， 讓 自 己學習 著 沐 浴在感恩與慈 悲 中 ，也沈 醉在苦境 中為
我所帶 來 的成 長 和智慧。 這一切 固 緣 和 合 的促成 ， 從 馬 來 西亞丶新加坡丶澳洲和台灣
轉 折 的 過程 中 ，就像 有 股 巨大的能 量 把 我帶 來 澳洲 ， 使我深信這 是亻翡菩舊旱 己為我
指 引 好 的一條道路 呀 ！所以 即使遭遇 到種種 的挫 折 ， 應 要感謝天意 給 予 我 的磨 練 呀 ！

最後 ， 請讓我 以最懇切 的 心 向諸位 師 兄 姊們
致予 無上的謝意 ： 是您們在成就著 我丶鷿 助 我丶護
持 著 我走 過這限 辛 的路 ； 是您們 以 愛護我丶疼惜
我和憐憫我 的 心 陸我渡 過雞開 。 而 現在我這個 色
身 是十方大眾為我拼命所得 來 的，也與您們 結下
了 那 份善 的 固 緣 ，所以映彤會好 好 珍 惜這 萬 緣

所緒下 的福， 挹 珍 惜 當下所帶 來 的那 份喜 悅感，
感恩 您們 ！柷福您們 ！ ！ 謝謝您們 ！ ！ ！ 阿 彌 陀 亻典 ！

頏 煩

福 慧增 長及法安

林映彤 合十頂 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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© 曲 以 文

大 愛 騰 痕 越 洋 謨髓 記

－ 曲 以文小姐現任Westmead Children Hosp訌al住院醫師，乃 傑 出 台灣移民第
二亻扣 平日醇愛寫作，文筆輕鬆風趣，雖匿中一年級隨家庭移民來澳，但中文基
礎 紮實，其在澳行醫之雜文故事，已由台灣出 版社 印 尉 亻寸梓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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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為海外華人第二代的女醫生，能夠接觸到骨 肉 同胞華 裔的病崽 還有一種血還
於水的親切感。去年在一 次特殊的經歷中，有機會遇上一位罹崽 慢性骨髓性血

癌 的 四 歲華 裔病 童，他唯 一存活的希望是接受骨髓大行動，更讓我體會到骨 肉 同胞，
血還 於水， ｀｀髓緣＂ 的得之不 易 ，也讓我了鯡到慈濟 ｀｀隨處緒 祥 雲 ＂ 的大愛精神。

骨髓移植的第一步是找個合適捐髓人。誰才是合適的骨髓捐贈人 呢 ？這好 比輸
士必須 先檢驗血型，才能輸入同血型的血液。輸骨髓亦然，捐贈 者必須 和 病人有相
同的 ｀｀白血球抗原 ＂ 才是合適的捐髓人。

但是此人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容 易 找，小 田 的父毋 和 雨個姐妹都不是合適的捐
贈 者。在這段期 間 ，小 田 的健康明崩地惡 化，常 常無原 無故地流 鼻血。檢查後才發現
他身體的血小板全被腫大的脾臟消 化才軒所剩無幾。雜然他每天接受大量輸血，但輸
入的血小板立 刻 被那 巨 大無 比的脾臟給吃 光了，情汎 毫 無政善。接下 來就是委 託澳
洲紅十字會骨髓部門，透過電 膳 網 路找尋適合的骨髓捐贈 者。幾天後就有好的消 息
傳來 ： 經由台灣慈濟骨髓中心的協助，在花蓮找到了一位合適的捐贈人。醫院決定派
我到台灣取回這雨袋骨髓。

在我预定出 發前一星 期，小 田 開 始接受超 高 量的化學和放射線 治療。如此 密 集
的療法是希望把 他身體 內 的血癌 細 胞全部 清 除，但是他身體 內 的其他正 常 細胞，如
紅血球和血小板，也會同時被 消滅。這就是為什麼需要為小 田 安 排骨髓移植一把健
康的骨髓輸入他的體 內，鷿 助他製造正 常的紅血球丶白血球和血小板。化學治療的副
作用 讓小 田 不停的嘔 吐，加上他的血小板原 本就不 多 矩不一會兒便 出 現了吐血現象，
整個人奄奄 一息的摘在病 床上。除了替他緊急輸血外，主治醫師 決定把小 田 轉到加
護 病 房，實行全身麻 醉，以減輕噁心丶吐血的現象。這時卟1 台灣取骨髓己是小 田 唯 一
生 還的希望了。

故鄉 之旅 ，
＇＇
髓蜓' 4子 動 ， 意 羨 格外 非 凡

雖然我 常 坐 飛 機回台灣，但是 出 差 坐 商務囍還是頸一次。我像 劉姥姥進大觀園
一樣，這裹 看 看，那裹 摸摸的，連 厠所都觀光了好幾次 . . .到現在我還記得機上的亞
麻尼古 龍水和 純白的陶 瓷餐具。相信其他的商務囍乘客一定看 出 我是一個沒見過世
面的土苞子， 四為他們都是左 手公事苞，右 手 個人電 謄的上飛 機。不像我，一 手 各一
個大冰桶，用 來裝骨髓和 冰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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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九點 半，飛 機 捧 落中正圜際機場後，才發現我的行李居然還在澳洲雪 梨 機
場，沒有隨 機托運。 ＂你的行李會由下一班 飛 機運到，別擔心。＂ 航 空公司 地勤人員 安
慰我。 ｀｀別擔心？澳洲現在還是冬天，早上離 開時只有攝 氏 八度，所以我穿 了 一層 又一
層的毛線衣。而臺灣現在卻是夏天，我夏天的衣嚴都還在行李箱裹，雞到幾天我都得
穿 著 這件 高 領 毛 線衣？＂ 我邊説 邊 擦 汗，沒想到這趙 ｀｀救命之派＂ 一 開 始就不簾利。

當我走 出 機場，熱心公益的慈濟義工陳先生 和楊先生在工餘之瑕 出 面接待。這
就是揚名 四 海的慈濟大愛精神 ！

第二天，我又風塵僕僕的搭機趕往花蓮慈濟醫院。取髓手術定在下午 一點，手術
大約 半小時就結束，抽 取五百CC的骨髓。下午 雨點 整，在慈濟醫院的大廳泉行骨髓交
接移 式，由骨髓中心的主任 李政道博士視手 把 這袋充滿布望的骨髓交到我手中。整
個儀 式在大愛電 視台的晚 間新閭 播 出 。不過在新閏 畫 面中，只有我在這炎 炎 夏日裹
穿 著 厚 重的毛 綠衣，拿著 雨個大冰 涌 ，看 超來簡直就是個打襬 子的土苞子 ！

接過骨髓後，我馬 不停蹄地趕往 機場，準備搭機回澳。這是整個 ｀｀救命之旅＂ 中
最容 易 出 差 錯的地方，有一關 接一關 的考驗等著我去克 月佢 比運送大專聯考 試卷還
要緊張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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